一條微信讀懂日本建築設計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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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麥歐（MAO）建築設計
2014年威尼斯建築雙年展日本館主題是“In the Real World”，展覽試圖通過系統的研究來講解日本一百年來持續發展的建築史。日本在現代化的洪流中，建築師們有著明顯的傳承關係。他們不斷的推進、改革，以適應現代主義思想在日本的發展。在這期間湧現出了大量精美絕倫的建築和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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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年展日本館主題是“In the Real World”

[image: image3]


雙年展日本館

【195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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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現代主義真正的大變革是以朝鮮戰爭爆發為契機，當時日本經濟的恢復帶來了建設需求。在這其間引領日本建築進入成熟時期的領袖非丹下健三莫屬，丹下建三通過思考現代主義與日本傳統文化的關係，促進現代建築在日本的生根。同時，他又提出了“功能典型化”的設計方法，給傳統建築賦予了一種現代主義所提倡的理性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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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下健三的廣島和平紀念館

同時期在東工大也有一條師生傳承線路：它始於在日本建築歷史舞台展露頭角的清家清。清家清繼承現代主義意志，追求傳統意象的表達。這讓戰後的建築師重新拾起對日本傳統文化的信心，同時也為其後的建築師指明了方向。正如其弟子篠原一男的住宅的傳統文化的表達方法，就受到了清家清很大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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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家清的齋藤助教授的家

【196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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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後日本進入了正式的經濟復興，以丹下為首的建築師開始思考日本建築未來的方向。1960年的“安保鬥爭”及東京的世界設計會議，1964年的東京奧運會，都顯示了日本的崛起。而“新陳代謝派”的思想也在丹下思想的影響下孕育而生。一批新一代的建築師嶄露頭角。

新陳代謝派 
由師從丹下健三的楨文彥、 黑川紀章，以及大高正人、菊竹清訓等4人創導的新陳代運動可以說是日本現代建築發展的基石，也是隨後其建築發展的原動力。他們藉用“新陳代謝”這一生物學用語，採取“歷史的新陳代謝並不是自然地接受，而應積極地促進”的態度。具體來說，就是對整個系統，採用有取換可能性的部分，以適應社會、建築的變化。其代表作是菊竹清訓的“空中住宅”以及黑川紀章的“艙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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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竹清訓的空中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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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川紀章的艙體

磯崎新繼承了丹下健三開創的不同文化的共生探索，然後將傳統文化賦予它們新的生命和含義。最終形成建築多元化及多種意義的共存。他與丹下建三的不同之處在於他的作品表現出一種兩極性，東和西，過去和現代，嚴肅和人工的，未完成的和完成的，理性和夢幻，嚴肅和復雜的兩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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磯崎新的日本筑波中心

篠原一男繼承清家清的傳統意​​象的象徵性表達，追求建築的藝術性和抽象性表達。他提出的一些住宅藝術論，甚至否定了柯布“住宅是人類居住的機器”名言。這樣逆時代潮流的氣魄讓人感動，感染了很多建築師。其中就包括坂本一成。

篠原一男的傘之家

【197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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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0年大阪世博會尤其是1968年世界性的學生運動後。日本建築走入了否定現代建築的時代，希望回到女性化、溫暖化的建築空間。出現了對現代建築理想的社會觀、技術觀的批判。

被楨文彥稱作“野武士”們高舉著後現代主義的大旗在70年代登上了日本建築舞台。這一群體成為了新陳代謝運動的直接受影響者，他們從中獲得了巨大的能量，成為日本70年代建築界的中堅力量。

師承菊竹清訓的伊東豐雄受到了新陳代謝派的很大影響。伊東豐雄曾說過:“我認為我的建築沒有必要存在100年或者更長時間，在我設計某個項目時，我只關心它在該時期或其後20年作何用。極有可能，隨著建築材料以及建築技術的進一步的更新發展或者是經濟及社會條件的變化，在其竣工之後，就根本沒有人再需要它了”。對於他來說建築應該表現出與時俱進的態度，求新求變。同時建築空間也表現出一種曖昧性。顯示空間是有延續性的，沒有明確的功能劃分，沒有明確的屬性的空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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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東豐雄的仙台媒體中心

同時期還有另一位建築師“安藤忠雄”在國際上大放異彩。安藤借用現代主義的形式，並對整個現代主義進行批判改造。認為現代主義建築切割了人和自然的聯繫。對安藤來說建築是脆弱的、理性的庇護所，是人與自然之間的中介。他重複地再現“住吉的長屋”的風格，因為在這個設計中人們的生活似乎又重回了大自然的懷抱

安藤忠雄的住吉長屋


之後的坂本一成繼承建築空間的抽象性表達，探索住宅與日常性的關係。坂本沒有追求空間的藝術性，而是日常性，使住宅回歸自然，自由的一種形態，他強調的是不要形式。正如他在同濟展覽的取名一樣——日常的詩學，這種普通的不起眼的建築對於他來說才是感人的、宜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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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本一成的“hut T”住宅

【198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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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後現代主義時代的真正到來是在1980年以後。80年代以後的日本建築界都處在後現代主義的影響之下，但開拓這一新時代的是年輕一代建築師，他們與前輩的最大之處在於，他們大多是從與現代主義不同的設計思想出發來開始自己的設計，其理論和作品都極具個人色彩。

後現代主義時代
“後現代主義”一詞是藉用來表述一個時代，而並不指某一特定的建築風格。日本盛期現代主義的作品雖說是合理的、有力量感的，但缺乏親切感，批判了現代主義建築的男性化和父親般的威嚴，提倡建築回到有女性的、母親般的表現上來，重新對建築細部造型的豐富多彩、裝飾上的賞心悅目給予很高的評價。

從伊東豐雄事務所出來的妹島和世是新時期的典型代表。她繼承了伊東豐雄“混沌”“曖昧”的思想​​。然而在妹島的作品中更多的表現的是一種均質性，模糊層次及等級。眾多的想法交織在一起，使得整個作品沒有按照等級的規則獨立地體現出來。建築各個部分已沒有明顯的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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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島和世的金澤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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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島和世的金澤美術館

當然還有最近獲得普利策建築獎的坂茂也開始活躍於這個年代。坂茂曾經師從磯崎新，磯崎新對建築界最大的影響並不在於他的作品，而是他的觀念和思想。坂茂從他那裡得到的影響，更多的是精神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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坂茂的蓬皮杜藝術中心

這時期的隈研吾提出了一個或許悲觀，實質上是對人們無限慾望的建築的反思與批判——消失的建築。在他的書《負建築》中寫到“在不刻意追求象徵意義，不刻意追求視覺需要，也不刻意追求滿足佔有欲的前提下，可能出現什麼樣的建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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隈研吾的竹屋

【199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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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日本泡沫經濟在90年代的全面崩潰，建築業也進入低谷期。除了少數知名建築師較好以外，大多數不知名建築師都在苦苦掙扎，這種局面一直持續至今。年輕的建築師​​以“Unit”的形式出現以獲得設計機會。

Unit現象
Unit現像是指由幾個成員組合成一個集體來從事建築設計創作的狀況，這種現象主要是由社會經濟狀況形成的。進入1990年代，由於已建設量的飽和及經濟狀況的持續低迷，導致建設量的驟減。新一代的年輕建築師獨自進行建築活動獲得設計任務的機會，遠比建築師之間進行組合，通過各自的關係來獲得設計任務的機會要少。這時期Unit的設計主體從擁有特權的個人，變成了一個多人數的、主次與責權曖昧的設計結合體。相對於80年代強烈的建築個人化表現，轉而走向多人數的、抑制個性的“弱勢”表現。

這時期最閃耀的是犬吠工作室和橘子組。犬吠工作室的做法的是積極地解讀通常被認為環境糟糕的日本都市圈或高密度居住區。橘子組則通過與業主的認真對話，讓設計盡可能地達到滿足最多限制條件的飽和狀態。並且不追求建築的表現性、標籤化，崇尚日常化。橘子組的建築師有的師從於坂本一成。重新將這種“日常的詩學”帶入到人們的視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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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吠工作室的“House T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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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子組的作品

【1990s末期】

90年代末，泡沫經濟的影響逐漸消失，建築活動逐漸恢復到之前水平。這個時候有個新的思想現像出現在社會各個方面中。

超平現象
自90年代中後期以來日本文化顯現出“Super Flat”的跡象——伴隨著動漫、電子遊戲、網絡文化的沒有視角、沒有進深、沒有階層、沒有內面、或沒有“人”，但是有視點、有網絡、有運動、有自由的“水平意識”。

五十嵐太郎在評價同代年輕建築師作品中的超平現象時，特別歸納了兩點：一是將建築表現集中在其表層;其次是打破建築中各層面構成和順序間的關係，不再區分與強調建築中的主與次，而將其等同排列後重新定位考慮。

這時期師從妹島的西澤立衛是超平現象的代表建築師。並且兩人成立的SANNA建築事務所深受超平現象的影響。西澤立衛的周末住宅的建築外觀，往往令人聯想起倉庫。無任何裝飾的立面，主觀上是出於對錶現欲的放棄。對建築“輕”“弱”的追求，即對“Flat”感的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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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澤立衛的周末住宅

【2000s】


新生代的建築師的表達技巧更是在簡單、曖昧的基礎上，加以精巧華美的手法在這些新興建築師的眼中，他們更看重從建築的物質存在退後到背景狀態的微妙過程中。重視的是一種對氛圍創造的方式。人們將集中在由建築所創造出來的氛圍以及氛圍的變化上，而不再集中在真正的建築之上。

這時期的作為實踐家的藤本壯介和思想家的石上純也無比閃耀。

藤本壯介樂於看到建築作為某種介乎公共與私密之間的場所存在，裡面人與人之間可以有多層次的互動。如果說建造一堵牆猶如把空間分成0和1，空間在0與1之間是存在著許多灰色階層的，藤本想要創造出屬於中間層的空間。自然的力量便成了他的設計手段。他經常用“原始”形容他的作品。他的建築設計風格是在自然和人工的間隙中探求新穎的外形和空間，並追尋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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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本壯介的N住宅

石上純也的創作手法受到伊東及妹島很大影響.在“建築消去”的這個模式中持續走到近乎極限的地步。“非物質性”、“狹窄與寬廣”、“超巨大空間物件”、 “外部與內部”是在建築創造上四個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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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上純也的神奈川工科大KAIT工房

二戰以後，以丹下健三為代表的日本建築師在1950、1960年代促成了日本正統的現代建築師群體的形成。他們的作品是一種理想實現的催化劑。建築在社會“現代化”道路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之後，隨著1970、1980年代金融業的自由化和商業社會的逐漸成型，正統權威開始瓦解。安藤忠雄創造的“安藤”品牌，成為了這一時期反都市、反社會的傳奇。依賴於這樣的“品牌”概念，明星建築師群體此時在日本崛起。隨著19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以50後、60後為代表建築師以及70後為代表建築師們掀起了一股新潮流。它以實現設計主體的個性化為目標，這已成為了當今日本建築發展的主流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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